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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剁开一粒黄土，半粒在喊渴，半粒

在喊饿。”甘肃的定西、河西和宁夏西海

固，合称“三西”，曾是中国最穷的地方。

40 多年前，联合国专家考察后留下

令人绝望的评价：“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

的基本条件。”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字典里没有

“不可能”！

1982 年，中国启动“三西”农业建设

专项计划，首开人类历史上有计划、有组

织、大规模“开发式扶贫”的先河。

1994 年，新中国第一个有明确目

标、对象、措施和期限的扶贫开发工作纲

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出台。

进入 21世纪，中国实施两个为期十

年的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两次提高扶贫

标准。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

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

书记在阜平考察时这样强调。

截至 2012 年底，现行扶贫标准下尚

有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

10.2%，比全球 90%以上国家的人口都

多。而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贫困人口

数占总人口的 10%以下时，减贫就进入

“最艰难阶段”。

8 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顶风雪、冒

酷寒、踏泥泞，翻山越岭、跋山涉水，走遍

全国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先后调研

指导 20多个贫困村。

有农民夫妇记得，习近平总书记盘腿

坐在他们的炕上，拉家常。有林业职工

说，总书记在他家察地窖，摸火墙，看年

货。有村支书想起，总书记问村里“去年

有多少人娶媳妇儿”。还有古稀老人面对

总书记竖起大拇指，说“你呀，不错嘞！”

从黄土地上走来的习近平，始终和

“平凡的世界”中的父老乡亲心连心。当

年在梁家河插队时，他最大的愿望是让乡

亲们“饱餐一顿肉”。到了河北正定，他甘

冒风险也要摘了“高产穷县”的帽子。在

福建宁德，他带领探索“弱鸟先飞”的脱贫

路。一直到浙江、到上海、到中央，扶贫这

件事，他始终“花的精力最多”……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部署、

亲自督战，中国减贫进入脱贫攻坚新的

历史阶段——

绵延起伏的武陵峻岭,如诗似画的

湘 西 风 光, 在 作 家 笔 下“ 美 得 让 人 心

痛”。而大山阻隔、交通闭塞、发展滞后,
这里也曾“穷得让人心痛”。

走进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苗寨，村

民石拔三大姐家的火塘挂满了腊肉。

“总书记揭开我家粮仓,问我粮食够不

够吃？种不种果树？养不养猪？他还走

到猪栏边,看我养的猪肥不肥。”她对7年多

前习近平总书记到她家的场景记忆犹新。

那时,石拔三家暗黑的房里,唯一的

电器是一盏 5瓦的节能灯。如今,她家添

了液晶电视、电风扇和电饭煲,还在家门

口摆起了小摊。

2013 年深秋,习近平总书记在苗家

黑瓦木楼前一小块平地上，首次提出“精

准扶贫”理念,作出“实事求是、因地制

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

为什么要精准扶贫？

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指出，“手榴弹

炸跳蚤”是不行的。抓扶贫切忌喊大口

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要一

件事一件事做。

此后，围绕“扶持谁、谁来扶、怎么

扶、如何退”等核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的具体要求。

2015 年，脱贫攻坚成为总书记紧抓

不放的工作主线：年初考察云南贫困地

区指出“时不我待，扶贫开发要增强紧迫

感”；春节前夕在延安主持召开陕甘宁革

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3 月在全国两

会提出“要把扶贫攻坚抓紧抓准抓到

位”；之后到多地调研，提出“用一套政策

组合拳，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打赢扶贫

开发攻坚战”。

10 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外媒体注意到，党

的文件把“扶贫攻坚”改为“脱贫攻坚”。

11 月，“史上最高规格”的中央扶贫

开发工作会议举行，吹响脱贫攻坚战的

冲锋号。

“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

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

保到 2020 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

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

代表全党作出庄严承诺。

承诺如金，战鼓催征。

从 2015年到 2020年，围绕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阶段性重点任务，习近平总书

记连续召开 7 个专题会议系统部署、压

茬推进。

2020 年 3 月 6 日，北京。在防疫关

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打

响脱贫攻坚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脱贫

攻坚座谈会。

“脱贫攻坚工作艰苦卓绝，收官之年

又遭遇疫情影响”，习近平总书记说：“我

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顽

强奋斗，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坚决

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人类都具有重

大意义的伟业！”

（二）伟大的实践

2020 年初，中国还有 551 万农村贫

困人口，52个贫困县。

剩余的贫困县、贫困人口，都是难中

之难、贫中之贫。

这些贫困县分布在桂、川、贵、云、

甘、宁、新 7省区，贫困程度深、自然条件

差、致贫原因复杂，都是几轮攻坚仍没有

攻下来的“山头”。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既定

的节奏：春耕物资、饲料运不进村，一度

有近 3000 万农民工留乡返乡，大量农产

品出不去，部分扶贫车间和产业项目陷

入停滞。

1998 年以来最大的洪灾突袭，直接

影响 200多万贫困人口。

刚脱贫群众面临返贫风险，未脱贫

群众身陷困境，最后的决战难上加难，怎

么办？

挂牌督战，以非常之举战非常之役！

2020年，宁夏。

80 多年前，红军在这里翻越长征途

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

此时，宁夏最后一个未摘帽的贫困

县——西吉县，也在翻越脱贫路上的“六

盘山”。

“十种九不收，麻雀渴得喝柴油。”缺

水一直是西吉人几辈子没有解决的难

题，当地很多人名字里有“水”字。

“每天天不亮就要赶去四五公里外

的泉眼担水，地上排队的水桶能有 20多

米，去得晚就担不上。”65 岁的红耀乡村

民柳志俊说。

西吉县将饮水安全提升工程作为督

战的重点。

建泵站、修水池、换水源——这是瞄准

短板、制定作战清单后，落实的具体行动。

同时紧盯脱贫标准，靶向攻坚，开展

“四查四补”：劝返疑似辍学学生 452人，

新改造农村危房 1530户……

到秋天，西吉县“两不愁三保障”达

标率 100%。

放眼全国，52 个挂牌督战贫困县，

不仅得到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还获得中

央补短板资金 184亿元。

全国各挂牌县均有一名省级领导联

县督导。

东中部地区 2008 家社会力量结对

帮扶 1113个挂牌督战村。

面对疫情灾情“加试题”，战贫新举

措应运而生：

2020 年 4 月 15 日，29 岁的金素素从

宁夏西海固到福建福州务工的第 49天，

领到了近 4000 元工资，也是受疫情影响

以来第一笔收入。“哪怕吃点苦，只要有

活儿干心里就踏实。”

这次“南下”是金素素第一次坐飞

机，乘坐的是“务工包机”。

在疫情袭来的日子，“务工包机”“务

工专列”“务工包车”给贫困群众送去温

暖……

回望脱贫攻坚 8年，卫星从独特视角

见证中国贫困地带发生的神奇变化——

北起黑龙江黑河，南至云南腾冲，

“胡焕庸线”以西区域的夜光越变越亮。

8年里这片区域夜光面积增加约 55%，背

后是西部地区电网加大铺设、乡级以上

道路长度 5 年增加约 64%、互联网经济

增长活跃。

在雅鲁藏布江河谷，卫星发现有一

片迅速生长的居民社区。新居民来自海

拔 4800 米以上的藏北牧区，搬迁过来

时，很多人不会用电、水、煤气，社区工作

人员一个个地教。他们腾退的藏北家

园，相当于 21个北京大小。过去 8年，全

国有超过 960万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搬迁

住进新家。

在北纬 30 度附近，有一条“黄色项

链”，那是地球上著名的沙漠带。世界第

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附近的新疆柯

坪县，3 万亩新增农田在卫星影像中清

晰可见。政府兴建起安全饮水工程，甘

甜洁净的饮用水接入每户农家。更广阔

的视野里，卫星见证了西部一座座水利

工程为干涸的土地带来滋养。

分布在青藏高原及边缘地带的“三

区三州”绿色在增长，道路在延伸，产业

在发展……

放眼全中国，8年脱贫攻坚战，12.8万

个贫困村出列，832个贫困县摘帽，近 1亿

人摆脱绝对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奇迹。

减贫奇迹来自精准方略——

这是史无前例的精准到人，明确“帮

扶谁”：8年时间，近2000万人次进村入户，

开展贫困人口动态管理和信息采集工作。

这是举世罕见的精准组织，明确“谁

来帮”：25 万多个驻村工作队，300 多万

名县级以上单位派出的驻村干部，做到

户户有责任人，村村有帮扶队。

这是实事求是的精准施策，明确“怎

么帮”：根据不同致贫原因实施“六个精

准”“五个一批”，因地制宜、因人施策。

这是审慎科学的精准评估，明确“如

何退”：明确“时间表”，引入第三方，聚焦内

生力和发展力……创新构建最严格考核

评估体系，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历史检验。

云贵川交界处，有个“鸡鸣三省村”。

村民申昭时在通户路路口处竖起了

“感谢共产党”的石碑。4 年前由政府帮

助改造住房，2 年前通户路又修到家门

口。从此，他残疾的妻子可以自己坐轮

椅出入，他可以外出打工，结束了留在家

里背妻子进进出出的日子。

如果说一条通户路，缩短了贫困户

与外面世界的距离，那么一门语言，则打

开了贫困群体认识世界的窗户。

在四川大凉山，越西县河西呷多新

村 82户贫困村民，2019年秋整体搬迁到

有卫生室、幼儿园、活动广场的新村。进

了村幼儿园的孩子如今说起普通话，发

音标准清晰。

千百年来生活在高山深谷的彝族民

众，一直在闭塞的环境中代代繁衍。“记

得第一次到广东打工，上厕所都不知道

怎么问路，也看不懂标识。”一位彝族妇

女这样回忆曾经的窘迫。

不会普通话，成为彝族儿童学习的

重大障碍。

2018 年，国务院扶贫办、教育部和

地方政府在凉山启动“学前学会普通话”

行动。迄今，43万名学前儿童从中受益，

越来越多彝族孩子成为既能熟练掌握普

通话也不忘母语的双语“小达人”，有些

彝族父母也跟着孩子学会了普通话。

教育扶贫补上劳动力素质短板，解

决内生动力补上思想短板，贫困群众自

主脱贫能力提高，人均纯收入从 2015 年

的 2982 元增至 2020 年的 10740 元，年均

增幅 29.2%。

减贫奇迹来自产业支持——

“2018 年以前，我没听过车厘子，更

别说吃了。2019 年第一次吃到自己种

的车厘子，那个滋味真香甜！”云南省香

格里拉市建塘镇尼史村 22 岁的村民央

宗说，家里世代放牧、种植青稞和土豆，

车厘子曾是新鲜物。如今，村里建成车

厘子基地，她学会种植技术，每天约有

120元务工收入。

像尼史村这样地处“三区三州”深度

贫困地区的许多乡村，过去种植的农作物

品类有限，亩产效益较低。实施精准扶贫

以来，这些乡村因地制宜，引进农业企业，

实现特色产业“从无到有”的历史跨越，涌

现出凉山花椒、怒江草果、临夏牛羊、南疆

林果、藏区青稞牦牛等一批特色品牌。全

国每个贫困县都形成了扶贫主导产业。

产业扶贫是覆盖面最广、带动人口

最多、可持续性最强的扶贫举措。

依托订单生产、土地流转、生产托

管、就地务工、股份合作、资产租赁等方

式，全国 72%的贫困户与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建立利益联结关系，70%以上的贫

困户接受了生产指导和技术培训，累计

培养各类产业致富带头人 90多万人。

发展产业、易地搬迁、生态补偿……

每个贫困户脱贫背后，都是一个系统工

程、一场硬仗。

减贫奇迹来自社会保障网络——

贫困人口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

基本实现全覆盖，住院报销从 50%多提

高至 80%左右，约 2000 万贫困人口纳入

低保和特困人员救助范围，实现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弱有所扶；

学龄儿童入学率、九年义务教育巩

固率、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等指标显

著提高；

村级卫生室实现全覆盖；

通过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务工

人员技能培训，使一大批群众就业门路

越来越宽……

翻阅 8 年脱贫攻坚战的数据，可以

发现两条走势完全相反的曲线。

一条向上的曲线：中央财政投入不

断加大，中央财政补助地方专项扶贫资

金连续五年每年增加 200亿元。

一条向下的曲线：每年剩余的贫困

人口越来越少，从 2012年的 9899万人到

2020年底全部脱贫。

（三）人民的力量

“公主殿下：请饶恕臣今日又不辞而

别，殿下尚在襁褓，未成满月，臣本不应

早早辞别……”

这是年轻父亲写给女儿的“请罪

书”。那年，贵州遵义市汇川区农业农村

局的余永流辞别家中尚未满月的小女，

下乡扶贫。

2015 年至今，300 多万名像余永流

一样的第一书记、驻村干部们，暂别年幼

的儿女、挚爱的伴侣、年迈的父母，怀抱

着改变贫困群众命运的满腔豪情，走进

祖国各地的深沟巨壑，向贫困发起冲锋。

安徽金寨县中医院派驻大湾村第一

书记余静，是一个在县城工作的“80 后”

女子。

既然来扶贫，就要干出扶贫的样子！

余静用大半年时间翻山越岭，基本

搞清楚每一户贫困对象致贫的原因。丧

失劳动能力的，申请入股光伏发电参与

分红；年纪较大干不了重活的，提供辅助

性公益岗位；年纪较轻缺资金技术的，帮

助申请小额贷款和技术辅导……

遍布全国各地的 300多万第一书记、

驻村干部以及广大乡村干部，正如长征

中的红军战士，不仅让贫困地区变了样，

更播撒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火种。

甘肃和青海交界处，有一系列山峰

绵延 50 公里，传说是女娲堆积石头而

成，大禹曾在这里治水，人们称之“积石

山”。这也是青藏高原过渡到黄土高原

的标志性山脉。

山两侧，一边是甘肃积石山，一边是

青海循化，两个县居住着人口约 2 万和

10.1万的少小民族——保安族、撒拉族。

2020 年 8 月，循化县下拉边村农民

韩尕玉兰为给儿子张罗娶媳妇，从长期

工作的浙江杭州拉面馆返乡，人生中第

一次坐飞机。

“感觉就是一个字：快！”在自家敞亮

的房子前，韩尕玉兰谈起这次行程难掩

兴奋。

韩尕玉兰儿子是聋哑人，全家靠打

零工维生，在脱贫攻坚启动之初，就被纳

入建档立卡贫困户重点帮扶。

“感谢党的好政策，我把政府资助到

户产业资金入股了妹妹的拉面馆，全家

也都在拉面馆打工。现在，终于攒够给

儿子娶媳妇的钱了！”韩尕玉兰说。

像韩尕玉兰这样从循化县走出去靠

拉面谋生的有 4 万多人，开的 7000 多家

拉面馆遍布全国。

隔河相望的保安族，发展“腰刀”产

业，带动一批贫困户脱贫。

小特色，大产业。当我们把目光扩

展到全国，“核桃村”“洋芋村”“小吃村”

“电商村”“网红村”……遍布全国、星星

点点的特色乡村，为脱贫攻坚中的山乡

巨变写下鲜明的时代注脚。

贫困，绝不是宿命。湖南长沙“90后”

苗族姑娘杨淑亭因意外车祸导致高位截

瘫，她不认命不服输，坐着轮椅开启创业

之路，带动数百家贫困户脱贫；陕西扶风

县吴家村村民王喜玲不幸遭遇丧夫之痛，

倔强的她顽强拼搏、自强自立，几年后成为

扶风县第一个主动退出贫困户的人……

自强不息、奋斗脱贫的精气神，在广

阔的神州大地充盈激荡。

一些一度离开家乡的农家子弟，也

被热潮感召，毅然返回故土、建设家园。

走出过大山的安徽黟县塘田村老兵

黄忠诚，退伍后操持木材生意，小日子一

度红红火火。但他始终放心不下村里，

回到家乡任职村委会主任,“我要帮乡亲

们一起脱贫致富!”
塘田村地处皖南山区，茶叶资源丰

富，但一直卖不上价。他自掏腰包甚至

贷款流转土地、建厂房，发动村民入股茶

叶专业合作社。沉寂已久的荒山，开始

重焕生机。

2016 年 9 月 5 日，黄忠诚兑现了组

建合作社时对贫困户的承诺，向贫困户

发放股金分红。欢天喜地的日子里，他

却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猝然倒在了

分红现场……

这是一个令人悲痛的数字——8 年

多来，全国牺牲在脱贫攻坚战场上的扶

贫干部，共有 1500多人。

交通事故、自然灾害、劳累过度、突

发疾病……这恐怕是和平年代里，牺牲

人数最多的一场“战役”。

今天，当我们回望这场可歌可泣的

伟大征程，永远不能忘记这份长长的牺

牲名单——

姜仕坤、黄诗燕、蒙汉、泽小勇、黄文

秀、余永流、青方华、蓝标河、秦彦军、张

小娟、吴国良、吴应谱、樊贞子……

他们中，既有县委书记、县长，也有

生于斯长于斯的乡镇干部、村干部，更有

从四面八方赶来把他乡当故乡的第一书

记、驻村工作队队员和扶贫志愿者等。

2020 年 12 月 1 日，在脱贫攻坚即将

奏响凯歌之际，余永流积劳成疾，生命定

格在 33岁的年轮；在 3天后的追悼会上，

他不满 3 岁的小女儿“公主殿下”，并不

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位“臣”已经永远

不告而别……

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是共产

党人历经岁月砥砺，始终不变的初心。

为了让悬崖上的全国最后一个不通

公路建制村通路，呼啸轰鸣的直升机飞

进了昔日静谧的四川凉山阿布洛哈村，

为筑路工人运来施工设备；

为了让全国最后一个地级行政区域

接入国家大电网，施工人员顶着高寒缺

氧的艰苦环境，背起氧气瓶、吃着护心

药，在西藏阿里的高山之巅竖起塔架、架

起线缆；

为了让最后的“锅底人群”与全国人

民一道迈入小康，全体扶贫干部顶着世

所罕见疫情冲击的巨大压力尽锐出战，

将汗水洒遍每一条沟沟坎坎……

伟大的脱贫攻坚实践，激荡着伟大

的脱贫攻坚精神:那是不信东风唤不回

的担当精神，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

神，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攻坚精神，丹心从

来系家国的奉献精神……

云南华坪县，金沙江畔僻处一隅的

小城。每一个来到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

人，无不被一段誓词震撼——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我欲

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

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

卑微的懦夫!”
写下这句誓言的华坪女子高级中学

校长张桂梅，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扶贫

干部”。但她弱小的身躯，充满了对贫困

的睥睨、对命运的渴求。

这位 63岁的校长，扎根边疆教育一

线 40余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

帮助下，推动创建了一所免费招收贫困

女生的高中，至今已帮助 1800 多名女孩

走出大山考入大学。张桂梅用爱心和智

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被孩

子们亲切地称为“张妈妈”。

众人拾柴，微光聚力。反贫困的史

诗画卷中，14 亿中国人都是张桂梅一样

的“编外”扶贫干部。

2020 年夏夜，贵州海拔最高的村

子——六盘水市海嘎村海嘎小学的操

场上热闹非凡。11个大山里的孩子，穿

着蓝白相间的朴素校服，在这里完成人生

中首场演唱会——“海嘎少年的夏天”。

或许稚嫩、或许青涩，来自全国各地

的人们依然满怀欣喜地在屏幕的另一端

为孩子们点赞、加油。在线观看的观众，

可以坐满 15个“鸟巢”。

十几年前，这所因海拔高度被戏称为

贵州“最高学府”的小学，只有 1个老师、

两个年级、8个学生，常年没有毕业班。

当脱贫攻坚的春风吹进大山深处，

当海嘎小学有了真正的乐器、有了完整

的 6 个年级，当村里最后一批建档立卡

贫困户全部脱贫，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纯净的歌声中，孩子们的梦想在夜

色中起舞，飞向璀璨的星空。这梦想不

仅属于曾经贫困、如今无所畏惧的海嘎

少年，更属于无数用不懈奋斗创造时代

奇迹的中华儿女……

（四）大国的担当

2017 年 3 月 24 日，北京东北四环，

一座白色小楼。

会议室里，一方是国务院扶贫办主

要负责人，一方是美国比尔及梅琳达·盖

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双方签

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将在中国反贫

困经验的总结及交流推广、扶贫人才培

养等方面合作。

“中国是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

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最大贡献者。”曾到

访中国贫困地区的盖茨说，中国脱贫攻坚

的创新经验和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对于其

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戴上草帽，扛起锄头，背上竹篓，在

海拔 1800 多米的田间地头播种、除草、

浇水……这是比利时前驻华大使奈斯在

云南昆明市东川区园子村的日常生活。

奈斯在中国生活了 23 年，其中 8 年住在

乡村。

东川区曾是昆明市唯一的深度贫困

县。奈斯 2012 年搬到园子村时，他住的

房子没通自来水，从昆明市区到村里要

5 个小时。现在，随着公路建成，车程缩

短到 2个半小时，村里的危房得到改造，

村民家中接通宽带。

村民们走出大山的同时，越来越多

游客来到园子村，村民多了增收途径。

奈斯常与驻村的扶贫干部交流如何发展

农业、旅游，很敬佩他们。

“得益于这些驻村干部的勤奋工作，

中央政策得以快速有效落实，这是中国

的制度优势。”奈斯说。

2018 年春天，北京中南海，一间会

议室。

华北某省的书记、省长，坐上了“被

约谈席”。

为压实责任，中西部 22个省区市党

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下脱贫攻坚

“军令状”。最终考核分四档：“好”“较

好”“一般”“较差”。华北这个省因为

“差”，被约谈。

随后一年，这个华北省份正视问题，狠

抓脱贫攻坚落实，当年考核由“差”转“好”。

不仅省部级领导被党中央约谈，脱

贫攻坚的“一线指挥官”县委书记也曾被

党中央直接约谈。

2020年 4月 13日，中西部 11个省区

24名县委书记被约谈。

“约谈既是督战和加压，也是信任和

加油。”主持这次电视电话约谈会议的一

位中央领导同志说，要较真碰硬整改问

题，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切实担负

起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政治责任。

“利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优势和严格

的监督考核，是中国精准扶贫壮举背后的

制度原因之一。”印度汉学家、尼赫鲁大学

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狄伯杰说。

“为了吸引企业，中国政府鼓励富裕

的沿海地区与贫困地区结对子。总部设

在厦门的凯琳鞋业集团 2019 年在甘肃

南部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开设了分公司。

90 名女工在那里工作，其中 70%来自贫

困家庭，工资在每月 2000-4000元。”

法国《世界报》记者 2020 年在题为

《中国农村赤贫即将消失》的报道里，介

绍中国的“结对子”扶贫。

这种在西方读者看来颇为独特的做

法，在中国有个广为人知的名称——“东

西部扶贫协作”。

2021 年 1 月，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

宁镇的马文祥和村里人在追热播剧《山

海情》，看到剧中第一个参与双孢菇种

植、向福建专家学技术的马得宝，他心生

亲切——这不就是当年的自己吗？

“看到白花花的蘑菇种出来，确实激

动，和电视剧里一模一样。”63 岁的马文

祥说，听到剧中并不标准的西海固方言

他们会笑，笑着笑着有人就落泪了。

1997 年，牵头负责闽宁协作对口帮

扶的习近平，到宁夏实施一项重大工程

“吊庄移民”：让生活在土地贫瘠的西海固

群众，搬迁到贺兰山脚下的黄河灌区。他

为移民村命名“闽宁村”：“闽宁村现在是

个干沙滩，将来会是一个金沙滩。”

这年，马文祥作为第一批吊庄移民，

一家十口人从大山搬迁到闽宁村。这些

年，宁夏近百万群众从南部山区搬了出

来，光闽宁村就接收了 4万多名移民。

今天，闽宁村已升级为拥有 6 万多

人的闽宁镇，培育出菌菇、酿酒葡萄等特

色产业，人均纯收入超过 1.4万元。

绵延 24年、跨越 2000多公里的闽宁

协作，不仅让闽宁镇从无到有、从穷到富，

还带动了曾经苦瘠甲天下的地区山乡巨

变，一个山绿民富的西海固呼之欲出。

放眼全国，2016 年中央调整东西部

扶贫协作结对关系，扩大帮扶范围，实现

对 30 个 民 族 自 治 州 结 对 帮 扶 的 全 覆

盖。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

家治理体系优势的体现。

对口帮扶，东西互通，南北相助，不

仅输送资源，也传播理念。

偏远贫困的山区，活跃着“北京医

生”“上海老师”，迎来了“广东老板”“浙

江工程师”……以东部之优补西部之短，

以先发优势促后发效应，变“输血式扶

贫”为“造血式扶贫”，激发贫困地区的内

生动力，奋起直追。

东西部扶贫协作 20多年来，已形成

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扶贫协作和对

口支援格局，为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

“中国方案”。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言：“这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

够做到，充分彰显了我们的政治优势

和制度优势。”

83 岁的老挝人民革命党第十届

中央总书记本扬，珍藏着一本书——

习近平的《摆脱贫困》。

作为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老挝也确定到 2020 年实现脱贫的目

标，和中国的时间进程遥相呼应。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到访老挝

时，中老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一番对话

推心置腹——

本扬说，老挝农业自然禀赋较好，

但受困于资金和技术。

习近平回答说，农业领域可以成

为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中国不仅可

以帮助老挝发挥自然优势，还可以帮

助更多人摆脱贫困。

此后两年，本扬两度访华，赴大山

深处的十八洞村，考察“精准扶贫”，又

去习近平总书记早年工作过的福建宁

德，学习“弱鸟先飞”经验。

2020 年国际消除贫困日前夕，世

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对世界

减贫事业的贡献率超过 70%。

“中国对世界减贫事业的最大贡

献，是中国自身取得的成就。”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感叹，中国面向非洲

等发展中国家，采取合作共赢共同发

展的政策，这是中国对世界减贫事业

的另一贡献。

（五）光明的前路

2021年 2月 3日，立春。

位于乌蒙山腹地的贵州毕节市黔

西县化屋村，路边油菜花悄然盛开，房

前樱桃树含苞待放。

“总书记春节前来我们这里看望，

祝我们今后的日子过得更加幸福、更

加甜美。我们一定会加倍努力！”苗族

村民赵玉学说，总书记在他家楼上楼

下看了个遍，询问家里用电、吃水、经

济收入等情况。

老赵以前的家，透风漏雨，没水没

电，4 年前在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帮助

下，住进 150 平方米的二层小楼。夫

妻二人在福建打工，一年收入 4 万多

元。3 个孩子读初中、小学，学费、住

宿、吃饭免费。

拉长时间轴，乌蒙山 30 余载变

迁，何其壮哉。

“4 个人只有 3 个碗，已经断粮 5
天。”上世纪 80年代，新华社记者刘子

富关于乌蒙山区赤贫的报道，惊动中

南海。之后，中央批准建立毕节“开发

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30 多年累

计减贫 630 多万人，毕节承载了为中

国扶贫探新路的使命。

今天，走进毕节一些乡村，总听到

干部群众说：“匝道经济”“订单大米”

“乡村跑腿”“后备厢经济”……这些热

词诠释了当地对乡村振兴的创新探索。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脱贫

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

起点。

新起点上再出发，要扎实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

初春暖阳照耀，大红灯笼高高挂，

农家乐小院传出阵阵欢笑声，吕志和妻

子忙着给客人上菜。“要在半年前，谁能

想到我们还能笑着迎接新一年。”他说。

吕志一家曾是内蒙古赤峰市喀喇

沁旗王爷府镇富裕地村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在政策帮扶下，他们家养羊、种

蔬菜大棚，还贷款经营起农家乐，日子

过得红红火火。

但 2020 年夏天，一场火灾烧毁了

吕志家农家乐。面对重回贫困的绝

境，当地启动防返贫帮扶，一笔笔资金

带来生活的希望，吕志家的农家乐于

2020 年 10 月底重新开业。他感慨：

“以后都是好日子啦。”

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

制，对脱贫不稳定人口和边缘易致贫

人口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

防止返贫和产生新的贫困，中国已经

动起来。

肩背比人还高的巨大行囊，一手拎

着破旧双肩包，一手抱着襁褓中熟睡的

孩子，眼神刚毅坚定地望着前方……

11 年前，一位年轻母亲在火车站

准备返乡的照片，让千万读者泪目。

前不久，感动中国的“春运母亲”

找到了。

这位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越西县瓦岩乡桃园村的妇女巴木玉布

木，当年艰难地外出务工，“就是希望

孩子能过上好日子、走出大山”。

回乡后的巴木玉布木和丈夫试着

种烟叶。在扶贫干部、技术员等的帮扶

下，拼出了渐渐红火的日子，她所在的桃

园村也脱贫了，通了路、电、网、自来水。

巴木玉布木又有了新梦想。

过完彝族新年后，2 月，她来到位

于福建沿海的霞浦县，与丈夫巫其石

且和丈夫的妹妹、妹夫会合，开始渔排

海参养殖。

巴木玉布木说：“仍然要努力工

作，让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

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

设立 5 年过渡期；过渡期内保持主要

帮扶政策总体稳定；逐步实现由集中

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平稳过渡…… （下转第5版）


